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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这个小区的头几年，我
从未想过这里会有黄鼠狼。小
区位于一座小山上，绿树成荫，
人烟稠密，大约住着四五千人，
十分热闹。我总以为，那些从前
在田间地头四处乱窜的小家伙，
早就被钢筋水泥的世界吓跑了。

直到那个傍晚。
我沿着小区后面的石板小

路散步，昏黄的灯光下，旁边的
灌木丛忽然窸窸窣窣一阵响。
一条黄色的大尾巴拖在地面
上，疾速奔跑，灵活地钻进冬青
丛中——那身形，那颜色，那鬼
鬼祟祟的做派，不会是别的，一
定是黄鼠狼。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
的日子。那时黄鼠狼不算少
见，最可恼的是偷鸡。它们常
在夜里单独行动，潜入鸡舍，动
作极快，一口气能咬死好几
只。也偷吃鸡蛋，在蛋壳上嗑
出米粒大的小孔，把蛋液吸得
干干净净。蛋壳表面看不出异
样，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才知道
里头早已空了。父亲是村里捕
捉黄鼠狼的高手，他用一种弯
弓夹子，埋在田埂上，洞口塞些
鸡毛做饵。黄鼠狼以为洞里藏
了鸡，伸头进去便会被夹住。
黄鼠狼的肉带着腥臊味，母亲
却总有办法烹制得鲜美——辣
椒、姜片狠狠地压一压，出锅时
香气四溢，也算弥补了家里一
个月难吃上一次肉的缺憾。一
张黄鼠狼皮能卖个好价钱，贴
补家用。那时跟着父亲去收夹
子，夜里月亮像一面明镜，田里
的棉秆早已拔净，叶子落尽，只
剩枝桠上挂着采剩的棉壳。我
和父亲踩在银霜般的落叶上，脚
下“咯吱咯吱”响，那情景至今历
历在目。

后来，乡下的黄鼠狼越来越
少了。父亲说过，黄鼠狼这东西
机灵得很，在一个地方吃了亏，
下回绝不再上当。它们会装死，
被夹住就软绵绵地躺着，等你一
松手，便“嗖”地窜开逃跑。还会

放出臭气，那气味浓烈刺鼻，远
远就能熏得人反胃，这是它们逃
命的最后一招。母亲烹制前总
要把肉浸泡几个小时，换上好几
遍清水，才能勉强去掉那股腥
臊。她一边忙活，一边念叨：“这
东西活着的时候放屁，死了还带
着一股犟脾气。”

可如今，在这连泥土都少见
的小区里，黄鼠狼竟又出现了。

我站在灌木丛边，翻来覆
去地想：它们吃什么？住在哪
儿？没有鸡可偷，难道只靠翻
垃圾箱过活？后来我打探得
知，并非只有我们小区如此，
许多地方都有类似情况。在
长沙的浏阳河风景区，也有人
见过黄鼠狼——头小，嘴短，
身子细长，尾巴蓬松柔软，学
名叫黄鼬。上海已经将其列
入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专家说得在理：有些物种
数量正在减少，人类活动对它
们影响很大，理应加以保护。
一只黄鼠狼每年能消灭数百
只老鼠，是真正的捕鼠能手，
很少主动攻击家禽。那句“黄
鼠狼给鸡拜年”，其实是长久
以来的误解。

不得不佩服黄鼠狼的适应
力。城市的绿化带、景观河边，
都能成为它们的栖身之所。白
天躲着人，夜晚出来活动，翻
垃圾箱，捉老鼠，日子倒也算
自在。据说它们还会在居民
楼下的地基里安家，胆子大得
很。有邻居拍下它们的影像
发到业主群，大家纷纷围观，
都说小区生态环境好，才能引
来这些生灵。

而城市变得生动，或许正是
从它们重新出现开始的吧。如
今在小区里与一只黄鼠狼狭路
相逢，我不再意外，反倒像见了
位历经沧桑的老邻居。听说遇
见它们有“四不原则”：不害怕、
不投喂、不接触、不伤害。我倒
觉得，不妨再加一条——打个招
呼，各走各路，彼此相安。

城市里的黄鼠狼
罗宗

水是多么的司空见惯哪。
然而，在离武汉一千公里外的黔南荔波，水

向来都是以最鲜明的态度来表达自我的。这里
远离尘嚣，恍若隔世，适合安顿铅华褪尽的中年
人生。无论年轻或年迈，你都会喜欢这片喀斯特
雨林，喜欢那稳重含蓄的山和深邃透彻的水，尤
其那水，用暮色与春光调和的梦之蓝。

由于在平原长大，我生来就对大地上隆起和
凹陷的部位格外敏感。但凡有机会遇见远处的
河山，我都会本能地将它们与我身边的大江大湖
进行比较。此刻，我随身携带着大平原的底片行
走在苗乡侗寨和布依山水间，我的内心是简单、
平坦而又宽阔的。但老实说，迄今为止，我还从
未见过如此魔幻的水，这跟我老家周边的水似乎
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诡奇、灵异、复杂多变，既
天真透明又老谋深算，既狂躁不安又镇定自若，
既包罗万象又一览无余。它们在云贵高原上眨
着深蓝的眼睛，仿佛一抬眼便可看透万物的心
机。谁敢相信，在黔南荔波这个被唤作小七孔的
陌生地域，居然隐藏着这么一片由山、水、森林和
古桥搭成的奇妙组合呢？在这里，水是连词也是
叹词，是主语也是谓语，它们常常营造出一个又
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句式。在这里，水
呈现出一种初始状态，仿佛从来都没有被涂改
过、擦拭过。可见，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是冲着司
空见惯的水在还没有被人动过之前的样子而来
的，是冲着水在涉世之初的面相而来的。没有被
人动过的水该是多么稀罕，多么具有亲和力和感
召力啊！它们就像没有被亵渎过的神灵，总是隐
居在最僻静的角落，保守着庄严妙境和世外桃源
的所有秘密。

时值盛夏，黔南荔波仍是清凉世界。
这里时常下着零星细雨。眼见一些水落在

另一些水上，绵密无声，可我的背包已经不知不
觉被淋湿了，相机镜头也沾上了水花。在这片地
球上仅存的亚热带喀斯特雨林中，我实在是舍不
得挪开步子。从进入小七孔开始，我就一直跟在
人群后面缓步慢行，细心查看，就像担心有什么
东西会被遗漏了一样，倘若真的遗漏了，我也好
帮他们捡起来。谁又能保证不会漏掉一些奇妙
的枝节呢？

我的注意力被水牵着走，有时甚至忽略了雨
雾中若隐若现的群山。就这样，我和南来北往的
游人一道，依次走过小七孔桥、拉雅瀑布，还有六
十八级叠水。午饭前又穿过水上森林和翠谷湿
地，然后继续前行，不一会就在一个拐弯处和卧龙
潭正面相遇。一路上，水不停地变换着色彩和姿
态，把青绿和幽蓝推向极致。和江汉平原的河湖
池塘相比起来，它们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水
系，遵循着另一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过了卧龙潭还不算完，它后面还有鸳鸯湖
呢。实际上，这一系列动静相宜的水，一直都在
暗中操控着我的情绪。在它们面前，我必须保
持足够的耐心和好奇心，必须以谦卑、敬畏和臣
服的表情逢迎它们，绝不敢以一目十行的速度，
去浏览伟大的自然写在石壁和水纹上的每一句
箴言。

雨伞时而撑开，时而收拢。我要让雨伞和雨
保持相同的步调。此刻我的身体潮湿而内心干
爽，感觉自己仿佛一直在努力扮演着阳光和清风
的角色，每次与挂着水珠的草木擦身而过，都希
望自己能给它们带来片刻的晴朗。恍惚中，我随
身携带的平原底片正在二次曝光，那巨幅的镜像
上，开始有别样的风情显现——是的，那是我在
清潭中投下的倒影，是陌生人与陌生风景之间的
亲密互动，是常绿植物在拥挤的密林中安稳的站
姿。我反复提醒自己：在有你参与的每一个节
点，你都不要操之过急啊！只有虚心地跟在每一
个精彩的感叹句后面，不喧宾夺主，不节外生枝，
才配得上你对这一方水土的仰慕。

午后，雨停了。山水草木猛然提升了色温和
亮度。我的脑海里本能地闪出一个念头：要是把

这样的山水摆放在我的平原上，又会是怎样一种
效果呢？我开始借助想象，将眼中的事物再度叠
印到江汉大平原的底片上，试图让白云黄鹤、长
江汉水与这里的一切发生关联。这个简单的游
戏顿时让我兴趣倍增。我就这样贪婪地流连于
森林和水的边缘，中午只在鸳鸯湖附近吃了一顿
简餐，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我的目光一刻
也没有停止过搜寻，耳朵里充满了水声与鸟声。
在鸳鸯湖上荡舟的时候，我摸了摸背包，虽然早
已被雨水湿透，可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忍不住又要
开口说话了。我喜欢这种感觉。这足以将一个
人的旅程放大成一片天地与另一片天地的对话。

喀斯特森林可分为漏斗森林、洼地森林、盆
地森林和槽谷森林四大类，被这样的森林所庇护
的水就不用说了。它们纯粹，高洁，不含杂质。
所以，刚游完鸳鸯湖，我又迫不及待地回到卧龙
潭边。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之所以要把卧龙潭
列为压轴戏，是因为在这里我仿佛能听到天河的
水声。

卧龙潭其实就是喀斯特暗河卧龙河的出
口。当地下暗河与深潭合流，清冽的河水便从
弯月形的水坝上溢出来，形成了一道珠联璧合
的滚水瀑布，丝丝清流如琴弦垂挂，笔直而又匀
称地坠入山谷。日复一日，潭水与河水总是披
着绫罗绸缎，抖着那一汪丰盈的克莱因蓝自弹
自唱，并以独一无二的原生态手法，演奏出一曲
曲天外来音。

毫无疑问，来自地下暗河的水，必然是没有
被人动过的水。没有被人动过的水，必然自带着
通神的灵性，就像婴儿的眼睛，即使睡着了，也看
得见天使飞翔。

刚才下雨，潭水看上去蓝得有些抑郁，现在
太阳一露头，它就立刻打起了精神，蓝得生动、
清醒，且自信。我忍不住蹲下身来，掬起一捧水
就往脸上浇。潭水冰凉刺骨，不禁让我打了一
个激灵。是啊，没有被人动过的水肯定是有尊
严的，谁冒犯了它，它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展示出
销魂蚀骨的攻击性。我只掬了一捧，就不敢再掬
第二捧了。

擦完脸，起身的一刹那，我瞥见自己的影子
正在被我掬过的水面上一闪一闪，向四周扩散。
就像哈哈镜一样，一个扭曲的自己偶然被水抓拍
下来。我相信这也是真实的自己。我相信水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谎。与此同时，我还看见天
空在我的头上翻了个身，接着又复归平静。

卧龙潭让我对水有了崭新的认知。我拿起
数码相机，准备录下它的动态画面，尤其是这天
河一般的水声，我要录下来，以便将来随时可以
为重温旧梦找回依据。况且，江汉平原自古就流
传着“天上银河，人间汉水”的说法，我来自河汉
之地，记忆中打着“天河配”的烙印，又怎么会对
这近似天河的水声无动于衷呢？

录完影，忽然想起日本科学家江本胜，他写
过一本《水知道答案》的书，据称做过大量关于水
的试验。他认为，水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智者，无
所不知，无所不晓。而我认为，水不仅是最伟大的
智者，同时也是这世上堪称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到
的真神——雨露甘霖，江河湖海，自渡与普渡，水
不是神又是什么？还有，泽被苍生，滋润万物，既
能拯救也能扼杀，既能创造也能毁灭，水不是神又
是什么？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懂得了水的奥妙，并最先
参透了上善若水的天机。他们早就知道，“天有三
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也
就是说，所有的神迹都明明白白地显现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只不过，我们每日与神为邻却浑然
不知。

透明的水。晶莹的水。它们转述天空，翻译
云彩；它们记载万物，复印人间。它们懂得如何
用自己的方式去抒情和叙事、推理和预言，同时
也懂得用自己的能力去关怀、怜悯和爱。

水听得见所有的心跳。

武汉，九省通衢，吃食也南北交汇，东西交融。两江四岸，
有众多的美食街，大名鼎鼎的有吉庆街、户部巷、粮道街，而被
称为好吃一条街的，汉口有宝丰路，武昌有沙湖路。“好”，既可
读作“hǎo”三声，也可读作“hào”四声。但我们喜欢读成四
声的好吃一条街，有调侃，更有一种浓郁的烟火味。沙湖路的
馆子多，夜市热闹非凡，早点也不差。今天，我就说说沙湖路
的鳝鱼面。

知道沙湖路有家做鳝鱼的面馆，还是8年前，我与几位同
事在车城十堰出差。傍晚散步时，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不知怎
么就聊到了吃食上。杨兄告诉我，沙湖路有家鳝鱼面馆，食材
不错，味道也不错，当然价格也不错，几十上百元的都有。我
当时愕然，一碗鳝鱼面，价格那么贵？杨兄说，单碗的鳝鱼面
是不贵，20多元，但它们的特点是双拼、三拼，甚至多拼，鳝鱼、
财鱼、牛肉、肥肠、三鲜等等，什么都可以拼。拼成一碗，价格
自然就上来了。杨兄说时，我那个馋啊，口水都流出来了，巴
不得出差快点结束，回武汉去尝尝那鳝鱼面。

回汉后第一天，我放弃单位食堂的早点，直奔沙湖路，按导
航在高楼林立的街面找到了“鳝鱼面”馆，红底白字非常显眼。

面馆没有豪华的门脸。进门靠右手边，是开放的操作间，
一块案板隔出两个独立的空间，一个现煮面，一个现制鳝鱼、
财鱼、三鲜等等浇头。左边是整齐的餐桌，也没有精致的装
修，简约、干净、质朴。

我点开电子显示屏，“单一系列”的有鳝鱼、财鱼、三鲜、番
茄鸡蛋等面食；“双拼系列”的有鳝鱼+财鱼、鳝鱼+牛肉、财
鱼+肥肠；“豪华系列”的有鳝鱼+财鱼+牛肉等等；此外还有鸡
蛋、干子、凤爪、蛋酒、饮料等。

我点了一碗鳝鱼面，再来一碗蛋酒，先享受享受这单一系
列中撑起门面的王牌。点餐单出来后，我递给胖嫂服务员，并
告诉她：不要辣，不放其他佐料，只放盐，蛋酒也不放糖。

我来得早，食客还不多，便可以站在吧台看师傅操作。有
人专门处理新鲜的鳝鱼，只见薄如蝉翼的刀片划破鳝鱼身，然
后，剔骨改刀，再切成鳝丝，用盐抓揉几把，腌制片刻，去除腥
味，锁住鲜味。

再点燃炉火，熊熊火苗，欢快闪烁，锅烧红后，油入锅中，
“滋滋”地起了青烟，鳝丝倒入爆炒，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而
爆炒后的鳝鱼色泽油亮，肉质细嫩，再加番茄、青椒、青菜，最
后倒入已熬制好的高汤，煮开后，一锅香气扑鼻、色彩绚烂的
鳝鱼浇头就制好了。

而面条呢，是面馆的专属手工面，质地筋道，久煮不烂，还
带着天然的麦香。当鳝鱼浇头浇进煮好的面条里，浓郁的鳝
鱼汤汁便牢牢锁进了面条的肌理之中。

端着这碗浇头十足的鳝鱼面，香气直冲鼻中。找个位置
坐下来，不等搅拌均匀，筷子像鱼叉般插进了面条中，呷一口，
醇厚鲜香，咸淡适中，鳝鱼一点土腥味也没有且回味悠长。真
是名不虚传。

渐渐地，食客越来越多。招牌鳝鱼面点的人最多，财鱼面、
鳝鱼财鱼双拼面也是人气爆款；腰花面、三鲜面，以及拌面等经
典品种，也各有拥趸。还有不少熟客进店点餐后，温和地说一
句“老板，面少点，浇头多点”，店家便心领神会，默契十足。

后来，我搬到了沙湖边居住，几分钟就能到“鳝鱼面”馆，
那里便成了我的食堂。鳝鱼面，财鱼面，番茄鸡蛋面，三鲜面，
鳝鱼+财鱼+牛肉……店里的各种面，我都尝了个够。他们的
食品从来不会预制，永远在顾客的眼皮底下，或爆炒鳝丝，或
爆炒财鱼片，或煮面条，或调配汤底，而且口味清淡，不重油重
盐，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体验。

我对店家还有一点很佩服，他们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第
二次去时，我刚把点好的单子递给胖嫂，正准备说，不要辣，只
放盐，不要其他佐料。还没说出来，掌勺的小伙子就接过我的
话，不要辣，只放盐，不要其他佐料。我惊讶，你怎么知道？我
只说过一次。他笑着说，他是吃这碗饭的，记得每位老客的喜
好。后来去得多了，久而久之，店家就完全知道了我的口味。
哪怕我很久没去，再去时，他们也会笑着说，不要辣，只放盐，
不要其他佐料。我笑着说，是的，是的。

而且，我还常带朋友去吃面。有次钓鱼，小赵送我回来时，正
是饭点，我请他吃饭，他说身上脏，硬不吃。我便说，那去吃碗鳝鱼
面吧。他这才答应。一碗下肚后，便勾住了小赵的胃。以后再送
我回时，我和小赵便心照不宣地拐进鳝鱼面馆，吃碗面，聊聊天。

援藏的江峰老弟，在武汉和我一起吃过鳝鱼面后，这里也
成了他的牵挂。他每次援藏回鄂休假，总惦记着那碗鳝鱼面。
于是，只要他回来，我们便相约去鳝鱼面馆，或一碗鳝鱼面，或
一碗财鱼面，或一碗鳝鱼加财鱼、加牛肉、加肥肠面。江峰说，
这热气腾腾的一碗面，才是最真切的乡愁味道呀。我们大笑。

时至今日，隔不了多久，我都会去鳝鱼面馆解解馋，也去
会会店里的“老朋友”。有一天早上，我在沙湖边跑步。跑着
跑着，快结束时，突然想吃那口鳝鱼面了。这还不容易，去吃
呗。可一摸口袋，没带手机。回去拿吗？有点不想去。便直
接去了面馆，试试运气。

到了面馆，正盘算着怎么开口时，胖嫂看我装束，满脸笑主
动问，跑步去了？是吃鳝鱼面还是财鱼面？我有点怯怯，不好
意思地说，嗯，手机忘带了，可以来碗财鱼面不？等下送钱来。

胖嫂稍愣了下，笑着说，可以。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心里
的局促豁然开朗。连连说，谢谢！

这碗热气腾腾的财鱼面，与之前的味道相比，没有丝毫不
同，却因胖嫂的善意，而别有味道。

昨夜暮色漫过屋檐时，天边的薄云轻得像要
飞走。几点流萤从墙角的草丛里升起来，掠过暗
蓝色的天际，像谁撒了一把会发光的碎炭。奶奶
从前说，这些流萤是牛郎织女派来人间的信使，
把相思化作细碎星点，点在鹊桥的栏杆上。我不
太信，但每年这时候看见萤火，还是会想起老宅
院子里那架疯长的葡萄藤。

儿时的七夕夜，我总赖在葡萄架下不肯进
屋。老藤粗粝的卷须攀过屋檐，青涩的葡萄藏在
叶缝间，晚风一过，月光从叶隙漏下来，把地面晃
成一片碎银子。奶奶搬了竹椅坐下，蒲扇摇得慢
悠悠，沙沙的风声里，她说：“静些，葡萄藤缠得越
紧，越能听见天上说话。”

我屏住气，把耳朵贴在微凉的藤干上。奶奶
说织女在数牛郎带来的稻穗，一粒一粒记着日
子；牛郎讲两个孩子长高的模样，嗓音粗粝像磨
过的麦粒。露水顺着叶尖滴落，砸在我手背上，
奶奶用指腹轻轻拭去，说这是织女的眼泪，一年
见一次，舍不得呢。月光把祖孙俩的影子叠在墙
上，像两株缠在一起的老藤。我攥着奶奶的手，
她的手把蒲扇柄捂得温热，掌心有薄薄的茧。那
时候不懂什么缠绕不休的温柔，只知道葡萄架下
的夜特别长，奶奶的故事怎么也讲不完。

后来读到杜牧的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
小扇扑流萤”，总觉得清冷了些。我更喜欢秦观
那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昨夜散步路过老街巷口，不知不觉站了很
久。花店门口摆满玫瑰，红艳艳一片。一个穿白衬
衫的年轻男人捧着花从店里出来，站在路灯下等
人。女孩跑过来的时候，他把花往身后藏了藏，等

女孩踮脚凑近，才红着耳尖递出去。年轻人谈恋
爱，光芒耀眼，像鹊桥刚搭起来时那些还没暗下去
的星星。

街对面的石凳上坐着一对白发夫妻。老太
太从手帕里取出一块桂花糕，掰了一半递给老
头。老头接过来咬了一口，碎屑沾在嘴角，老太
太伸手替他擦掉，嘴里念叨着：“慢点吃，又没人
跟你抢。”指腹却把那点碎屑搓得干干净净，末了
还在老头下巴上蹭了一下。我认出了那家老字
号糕点的包装纸，城南那家，开了快五十年了。

奶茶店门口，一个穿碎花裙的姑娘对着手机
笑。屏幕那头，一个男生举着写有“等我”的纸条，
手机背景隐约能看见列车时刻表。我看了一眼就
别开目光，想起自己也曾举过类似的纸条，在高
铁站的风里被吹得哗哗响。异地恋的等待好像
也没那么苦，只要终点有人，车票上的褶皱都能
被抚平。

夜慢慢深了，银河的颜色淡下去，大概是搭
桥的喜鹊陆续散了。巷尾传来环卫工人扫地的
沙沙声，街角早点铺的铁门卷起来，白蒙蒙的蒸
汽从蒸笼里涌出来。天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

早点铺的老板娘掀开蒸笼，热气糊了一
脸。我拿出手机，给家里发了一条消息：“今晚
回去吃饭。”

发完消息，我想起奶奶摇着蒲扇说“静些”的
那个夜晚，想起她拭去我手背上露水时指尖的触
感。原来葡萄藤年年都会爬满屋檐，桂花糕五十
年了还是那个味道，最深的牵挂从来不用大声说
——就像此刻，早点铺的白雾升起来，新的一天照
常开始，而你知道，晚上会有人等你回家吃饭。

葡萄架下
陆冬英

天河水声
何蔚

沙湖路的
鳝鱼面

梅赞

武汉的梅雨季，天色阴沉得
像浸透了墨汁的棉絮，雨一阵紧
过一阵。那天我在中南路遇雨，
一头扎进路边的湖北省外文书
店。檐水成帘，街上行人缩着脖
子快步跑过。推门进去，一楼大
厅灯火通明，正热闹着——一位
敦实的中年人站在台上，说话中
气十足，像是大山里来的人。旁
边摆着几摞书，封面上画着一只
金丝猴。

门外大雨滂沱，室内笑语不
绝。我与这场分享会不期而遇。

台上那位是李德禄，房县
人，在神农架的大山里浸润了大
半辈子。一开场我就被吸引了：

“今天刚放假，同学们辛苦了，我
给大家讲段神话。这个神，不是
神仙的神，而是神农架的神。”

就这一句，我挪不开脚了。
神农架的野人传说、各种白

化动物、国宝川金丝猴……一下
子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力。李老师顺着金丝猴的故事
把大家带进了书里。主人公王
小强跟着护林员父亲巡山，与一
白一黄两只金丝猴——小白和
小黄之间的故事，被他娓娓道
来。小白猴醉酒后醉态可掬；晚
上睡在树窝棚里被“怪物”惊醒，
发觉原来怪物是只小松鼠；小白
和小黄被偷猎者带到镇上耍猴
卖艺；野外王小强遇到危险，小
白猴奋不顾身冲过来。

他讲着讲着，声音里便透出
了光。那不是表演式的激情，而
是一个人讲到自己真正热爱的
东西时，自然而然会有的光。他
讲大山里的夜，讲巡山时啃冷干
粮、喝溪水的日子，讲他记忆中
童年时山林的气味。那些话从
嘴里出来，不像是在介绍一本
书，更像是在打开一扇门，门后
面是他整个故乡。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散
场时，店外雨也住了。那天走出
书店，中南路上的梧桐树湿漉漉
地站着，叶子绿得发沉，空气里
还有泥土和草叶的味道——像
是大山飘过来的一缕呼吸。

意犹未尽，我也买了一本。
《灵猴》并不厚，适合小学生阅
读。回到家一口气读完，坐在台

灯下发了很久的呆。书里的文
字干净利落，不花哨，像山里的泉
水，读起来不费力，但回甘很深。
那些分享会上只听到片段的场
景，如今有了完整的轮廓。最让
我震动的是金丝猴的葬礼——
几十只猴子围成一圈，有的刨
土，有的捡树叶盖在同伴身上，
有的摘野花放在土包上，终了安
安静静围着土包转圈告别。一
只年长的猴子站在旁边，像一个
沉默的守卫。那种沉默不是恐
惧；那是被生命本身的庄严击中
所生的敬畏。

合上书卷，抬眼看见书桌前
刷题的女儿，一时竟说不出话
来。十三岁的她，日日奔波于各
类培优班，闲暇时光尽数交给短
视频与外卖，见过的动物只有动
物园铁笼里的“标本”，从未踏足
真正的自然。神农架的莽莽丛
林和野性生灵，对她来说是另外
一个世界。

这个时代的孩子们被过度
保护了。他们衣食无忧，习惯了
舒适的生活，就像习惯了精致的
食物，牙齿和肠胃便会纤弱，心
灵也会变得脆弱。脆弱的心灵
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保护，而是一
次真正的震撼——那种在群山
面前感到自己渺小的震撼，那种
被生命本身的庄严击中所生的
敬畏。这种敬畏，是舒适区里永
远得不到的东西。

一个孩子如果从未被大自
然真正震撼过，他的成长就缺了
一块。然而，并非每个家庭都有
条件把孩子送到神农架的密林
深处。所幸，阅读是一种抵达。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说了
千年，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灵
猴》书中，在那个叫王小强的少
年身后，跟着他走过那些树、那
些泉、那些石，跟着他遇见那只
雪白的小白和那只金黄的小
黄。阅读与行走，从来并行无
碍。群山不语，藏宝深处，真正
的宝藏不在展柜里，而在脚下的
泥土里，在一只金丝猴与你对视
的那一秒钟里。

大山静默，灵猴在书页间跳
跃。门已敞开，走进去，便是另
一番天地。

山中有灵
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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